
第 29 卷第 6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9 No.6 
2023 年 11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Nov. 2023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3. 06. 004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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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国家安

全工作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系统反映了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要义与内在逻辑，具有深邃而完整的

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和思想高峰。其中，安全本体论是哲

学立论支柱，阐明了国家安全制度创设的本源依据与社会根基；安全认识论是精髓要义诠释，概括了

国家安全工作体系的内容要素与实践理路；安全方法论是思维逻辑工具，为理解、回答和解决国家安

全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逻辑思维与方法指导；安全价值论是思想目标意旨，反映了国家安全工

作的价值指向与目标要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深入探讨习近平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基础，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安全治理的“道”与“术”、建构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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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

国家强盛的前提。”[1](5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安全发

展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维稳工作，在深

刻把握国内外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国家安全工

作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

蕴含丰富而深刻的哲学理据和方法逻辑，闪耀着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智慧光芒，是坚持运用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洞悉安全现象、辨识

安全要素、研判安全形势、创设安全方略的科学

典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元概念范

畴”之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大论

域来系统分析与阐释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对

于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准确掌握其中

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

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政治意义。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本体论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鲜明而深刻的

本体论意涵。无论是从生成论视角提出“总体国

家安全观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1)，

还是在安全机制创设上强调要“立足我国发展重

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3](12)，均体现出安

全本体论的原理特质与逻辑意旨。 
(一)“安全本体论”的生成基础 
1. 理论渊薮：马克思主义唯物本体论思想 
关于唯物本体论的思想观点，在马列主义经

典论述中有充分显现。马克思曾在《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

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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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

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4](325)

即“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

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像出来的存在物，

是抽象的东西”[4](325)。在此，马克思充分确证人

的存在是建立在自然本体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显

明确证对象性存在物的客观实在性与本位性。列

宁在吸取上述原理精髓的基础上，依据具象实践

对唯物本体论的内涵进行了丰富与发展，认为

“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

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5](117)，

“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是

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只能反映这个规律性”[5](131)。

由此可见，唯物本体论的重要理论任务，就在于

通过透视事物体外化呈现的繁杂偶然性要素，去

探求事物存在与发展过程中起统摄性作用的内

在必然性因素，由此体认和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

基本形态与客观规律。习近平承续唯物本体论的

思想精髓，并依据国家安全形势重大变化的客观

实情，为维护和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创造性地提

出“安全本体论”思想，强调“维护国家安全，

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

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

期大背景来谋划”[3](12)。其要义在于：一方面，

安全本体论确证总体国家安全对于维护国家主

权、捍卫人民权益、引导社会发展的本源性、根

本性和至上性地位；另一方面，安全本体论强调

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国家安全工作在顶层设计和

战略谋划上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依照国情本体来

进行研判、创设与实施，同时要随着社会发展不

断进行动态调整。 
2. 现实基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

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

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

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

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

的东西的现实基础。”[7](173)质言之，思想观念根

植于现存时代，在时代变革中孕育，在历史发展

中形成。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在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如何既解决好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

的共性安全问题，同时又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这一重大时代

课题的精准解答[2](4)，是基于安全本体论视角对

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所处的历史方位、时代

坐标和发展规律精准把握后的系统集成概括。具

体来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遇下国际安

全领域呈现新变化，各类新旧安全问题层出叠

见。一方面，传统安全问题(诸如粮食、石油)依
旧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生存样态；另一方

面，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叠见，引发

系列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并

逐步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一把枷锁。军事威

胁、文化渗透、科技竞争、网络安全、环境污染、

国际动荡等全球性风险挑战，不仅严重威胁着我

国国家发展安全，而且深刻影响着人类整体的生

存境遇和稳定系数。为确保我国国家安全事业稳

步健康有序发展，就亟需以新理论新思想来统筹

发展和安全、统筹两个大局的时代要求。同时，

依照安全本体论的原理要求，看待安全现象、进

行安全决策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物本

位原则。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实际，

就是我国面临复杂瞬变的发展环境与安全问题，

各式各样的显性风险与隐性风险层出叠见、集中

显露，“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

杂”[3](4)。习近平安全本体论对现今中国国家安

全发展态势、基本特点的科学把握，是统筹国家

发展和安全、精准创设安全战略的本位基点。 
(二)“安全本体论”的深刻内涵 
1. 安全问题根源于现存物质生活和发展  

境遇 
安全问题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思想观念和

生存境象，是人脑对繁杂客观世界危险识别的主

观映象，属于精神意识范畴。它产生的本体基础

是现存实在的物质生活和发展境遇。新时代以

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

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凸显，我国国家安

全领域形势复杂多变，呈现出愈发突出的安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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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

进，推动国家安全斗争手段、方式发生革命性变

化，提出许多新挑战新问题”[2](2)。鉴于此，习

近平基于对时代发展大势和安全问题的深邃思

考，在坚持和延拓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原则

基础上科学创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解

决长久累积的机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提供了破

解方案与政治保障。 
2. 总体国家安全是国家兴旺发达之本根 
从内涵范畴来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

概念意蕴深厚，具体包括维护政治、国土、军事、

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

核能及海外利益等安全问题[3](19−215)。从属性特质

上讲，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外部与内部安全、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自身与共同安全”等多类型

安全属性，是国家本体安全要素系统的集中概

括。同时，之所以在“国家安全观”前加上“总

体”二字，是因为该战略思想能够有效应对除传

统安全因素以外的“非传统安全性因素”(如网络

安全、恐怖主义等)，能够充分确保全社会各领域

的总体安全。 
3. 立足国家安全具体国情，统筹谋划安全发

展战略 
唯物本体论要求我们在具象实践中要坚持

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要

使主观意识符合客观实情。习近平坚持唯物本体

论的原理精神，深刻指出我们党提出制定的方针

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原因在于

“是从我国现在的社会存在出发的，即从我国现

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出发的，也就是从我国

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的”[8]。就国家安全领

域而言，习近平明确提出，要“认清国家安全形

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

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

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3](12)。在

安全战略设定方面，他强调“要坚持从国情出发、

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

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

的政治原则”[3](27)，还要立足社会现存实际、解

决实际安全问题。实践显证，只有聚焦本国现存

实情、科学谋划发展战略，才能有效防范、管理、

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才能赢得安全领域斗争形势

的发展主动。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认识论 
 

认识就其本质来说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

念掌握，其目的是为主体可控地、有效地掌握现

实境遇的活动作准备，即科学指导实践。毛泽东

曾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

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

能动地改造世界。”[9]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在主题内容上深刻回答

了新形势下为何要解决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共性

安全问题，要解决国家发展层面哪些领域的共性

安全问题，怎样推进共性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等

系列理论与实践命题，为我们从战略全局上体认

国家安全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实践功能提供了认

识基础和根本遵循。 
(一) 目标论 
目标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总

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强大思

想武器，有着科学而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

略。具体来说，第一，是战略目标，即坚持统筹

发展与安全。从表面来看，发展和安全看似关联

不大，实则关系紧密。发展是在社会安全样态下

的稳步发展，安全是在不断健康发展进程中所呈

现出的“稳定状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

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也是稳步推进社会发

展的战略目标。当前，国际形势风云诡谲、国内

环境错综复杂，各种不利因素影响着社会发展大

局，特别是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政局动荡导致本

国人民深受迫害，同时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不稳

定因素。对此，习近平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

安全和发展环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的根本点在于稳定大局、不断进取，

‘稳’和‘进’要相互促进，坚持在发展中平稳

化解风险，在化解风险中优化发展。”[2](49)并强 
调在具象实践中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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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朝着发展目标勇敢作为。第二，是制

度目标，即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国家安全制

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2](25)，是国家安全

战略体系和工作机制成熟稳定的重要标识。从实

践维度上讲，推进制度体系建设，需强化国家安

全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要在内外部风险防控、风

险预判、风险测评、风险应对等方面分类设立机

制，强调各环节机制的联结性与配合性。同时，

务必强化安全制度的刚性执行力，专门设立制度

执行相关的监察机关，切实杜防执行缺位、表面

功夫等现象，要积极推进安全领域从立法、执法、

司法、守法等环节上的制度链条建设，形成系统

周密、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提升国家

安全能力，最本质在于不断增强维护以及创构国

家安全样态的能力。之所以说是一种能力，是因

为国家安全工作不仅强调维护当下本国安全发

展的稳定局势和样态，更强调塑造出此后乃至将

来国家安全领域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安全态

势。安全塑造力，对国家安全工作发展更具影响

性。这种能力既需要在塑造内外部安全环境的实

践理路中淬炼造就，也需要在科学把握国家安全

发展规律的理论精神上探寻获得。 
(二) 要素论 
基于认识论的应然视角，我们在此重点阐释

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思想内容与安全要素。当

前我国总体安全既关涉“政治安全、军事安全、

国土安全、外交安全”[3](5)等传统国家安全领域，

也涉及“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科技

安全”[3](5)等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是多维安全

要素的系统集成。首先，从思想内容上讲。不同

领域的安全范畴虽在主旨精神上具有高度契合

性，即维护本体安全，但在思想意涵上因各自属

性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维安特质与理论精神。

具体来说，在维护国土安全上，“我们绝不允许

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

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

去”[2](74)。一旦出现威胁苗头，我们必将予以痛

击。在维护经济安全上，要树牢忧患意识、坚持

底线思维，不以经济发展欣欣向荣而沾沾自喜，

不以市场经济低迷下行而戚戚自悲，要保持积极

良好的发展心态，科学有效防范各式风险，坚决

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维护

文化安全上，要着力维护好、运用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

化相适应、同现时代社会发展相契合，真正彰显

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与永恒魅力，以此夯

实我们在世界文化大局中站稳脚跟的基底与根

基。在维护社会安全上，“要讲究辩证法，处理

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

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

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3](134)，确保社会

安稳有序、生机活力。其次，从逻辑关系上讲。

不同领域的安全要素虽在表层内容上观点各异，

但实则相互关联、耦合互嵌，共同构成了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基本涉域，决定了其思想体系的理论

构架，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具体化的逻辑诠释。如

同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密不可分一样，国家

安全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且各方面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倘若生态环境安全处理不当，将会引发

民生发展问题，而民生发展直接关涉社会整体安

全。所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内部各要素是集成

联动的而不是散列分离的，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

恒定静止的，是共同体式的而不是单向度的。需

要强调的是，在上述的安全领域要素中，“政治安

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有

要素的轴心。习近平指出：“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

保障，国家必然会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

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2](58)他强调：

“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

安全放在第一位。”[10]这告诉我们，政治安全的

轴心和关键就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

即最根本的是维护党的全面领导和执政地位，始

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

们务必要认识深、理解透，并维护践行好。 
(三) 实践论 
第一，思想维度：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

全意识。树牢正确国家安全意识，就是要在国际

风云变幻的情势下，能够始终临危不乱、有效应

对，自觉防范化解全社会各领域“显露”抑或“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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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重大风险，着力维护国家发展安全。如何

进行培育？习近平指出：“要以设立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为契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

面实施国家安全法，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

育，切实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3](10)具体来说：

一是要注重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的全民参与。国家

安全维护是一项集体性事业，离不开每一位社会

成员的践行与履责，要着力在教育实践中形成国

民安全意识、凝聚维护民心。二是要注重国家安

全意识教育的全程投入。国家安全意识作为思想

观念层面的价值产物，它的培育与养成是一个历

时性、长期性的发展过程。这就要求国家安全意

识教育要依照国民身心发展属性、自由成长规律

和国家维安目标，将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贯穿于国

民接受教育的各阶段、各环节，以此真正促进国

民安全意识的培育养成。 
第二，政治维度：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

路。道路即方向，方向关乎命运。“独特的文化

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

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自己的

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30)就安全领

域而言，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

本原则，并依据国家安全工作的属性要求，坚持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从本质特征上讲，中

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内具鲜明的属性特征，概言

之，“就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完善集中统一、

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实现人民安

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相统一”[2](32)。从

实践要求上讲，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

须坚持科学统筹，加强政治、军事、国土、经济、

金融、文化、社会等领域系统性、战略性研究谋

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工作有效开展，充分调

动各领域实践主体“护安维稳”的主动性与创造

性，凝心共聚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合力”。 
第三，战略维度：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

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

都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在具体分析时要坚持

“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逻辑统一，既要分清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国家安全工作而言，防范

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就是中心任务，就是主要矛

盾。当前，“我们面临的风险也是多方面的，有

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也有重

大风险。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

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

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2](129−130)。针

对这些风险挑战，要注意堵漏洞、强弱项，着力

加强对各类风险源的研判分析，提前作好谋划，

适时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效应。同时，

还必须把相应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即务必建立和

完善风险防范化解制度机制，形成全方位、深  
层次、多向度的监管体系，保持战略定力、久久

为功，风险因素初露端倪之时要一抓到底，毫不

马虎。 
(四) 原则论 
第一，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

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1](64)

国家安全是整个国家本体稳固耸立的地基，地基

不牢，地动山摇。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国家

安全工作才能有根本的保障。坚持党的绝对领

导，一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坚定做到“两个维

护”，“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最高政治准则和根

本政治规矩，要教育引导安全维稳工作成员从学

理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视角上悉心体悟

“两个维护”的深层内涵与情感认同，不断增强

拥护党中央领导、跟随全党核心的思想共识与行

动自觉，始终坚决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二是要

完善集中统一、科学严密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要想更为有效地发挥党对国家安全工作实施的

统领和协调，加强“统”的层次与力度，务必建

立健全相关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诸如安全决策

议事机制、战略创设机制、方略实施机制、成效

监管机制、工作责任机制等。同时，加强党对国

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要坚持总体思维和大局观念，

强化科学预判性思考、周密全局性谋划、系统多

维性布局，不断提升党在严把方向、谋划大局、

创设政策、改革创新上的能力和定力。 
第二，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新

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

设的重大意义，并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

求，即“要总结经验，从严管理，努力打造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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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

部队伍”[3](9)。如何进行培育打造呢？一是要在

思想上重点提高干部人员的党性素养与政治品

格。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运用科学先进理

论武装头脑、扩充思绪、指导实践，着力引导干

部成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11](41)。二是要在能力培育上下硬

功夫。习近平提出要全面提升国家维安干部的

“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

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2](29)。这

五类能力是依照国家安全工作客观实际和干部

队伍建设具体要求科学概括出来的，是高水准、

高质量维安干部的衡量标尺。同时，在队伍建设

过程中要注重营造“风清气正、崇廉尚实”的政

治生态和养成“苦干实干、一往无前”的拼搏心

志，把全面从严管理干部成员贯彻落实到国家安

全干部队伍建设的各环节、全过程。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方法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系统完整、逻辑缜密的

科学理论体系，内蕴深刻鲜明的哲学思维与方法

机理，主要体现于安全关系论与哲学思维论两大

论域的内核阐释中。 
(一) 安全关系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辩证、发展的国家安全

观，内蕴深刻系统辩证、统筹兼顾的哲学机理与

方法特质。笔者认为，习近平在科学统筹“发展

与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

同安全”等安全关系问题的论述上，深刻体现出唯

物辩证法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哲思运用。 
1. 发展与安全 
发展，意指现存事物总体逻辑向上、向前延

展的基本样态；安全，喻指事物形态内部稳定的、

有序的结构状态。二者在属性上看似是不同范畴

的样态表征物，实则相互交融、彼此影响。习近

平指出：“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

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3](231)这说明，

任何发展硕果的创就都是积极进取之发展样态

和稳定有序之结构状态联合作用的结果。习近平

强调：“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

问题的‘总钥匙’。”[3](231)这就明确阐释了发展与

安全的辩证一统关系，即发展过程中需要安全，

安全常态下需要发展，要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

统筹兼顾、相得益彰。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发

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通过解决好发展动力不足

等系列问题，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事业全面发展

进步。同时，通过扎实有效做好国家安全重点工

作，进一步维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此努

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瞬息万变、波诡云谲，相

较以往传统性安全要素(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

济安全等)而言，包含科技安全、环境安全、核安

全等在内的非传统性安全要素愈发突显，成为兼

具时代性与特征性的新式安全矛盾体。如何辨识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内在关系，是坚持以传

统国家安全要素为逻辑主导，还是以非传统安全

要素为主攻方向，这是解码安全关系论的重要密

匙。习近平明确指出：“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

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

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

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3](5)习近平深刻阐明

在统筹国家安全发展语境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是相互关联、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即传

统国家安全要素是价值本根，而非传统安全要素

是依据时代发展变化、对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群的

丰富发展，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要素更加全

面、系统，进而更好适应发展需求。 
3.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整体

联动，人类社会面临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问

题有增无减，安全的内涵要义、外延深意相较过

往更加丰富，其内部要素关涉的领域范畴更为宽

广。这些安全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单独面临的议

题，也不能独自予以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合参

与。这就涉及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关系命题。

习近平指出：“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只

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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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

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3](249)也就是说，自

身安全是价值前提，共同安全是价值意旨，要着

力维护和保障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安全。当面

对全球性威胁与挑战时，“安全问题早已超越国

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

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3](248)。鉴于此，

各国应该坚定合作共赢、发展共荣的理念，科学

谋求自身安全的同时考虑别国安全，着力走出一

条共建共享、共存共荣的安全发展道路。 
(二) 哲学思维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科学化、系统化的思想

理论，内蕴鲜明而高超的哲学思维，改变了以往

机械化安全利益维护的思维定势，强调主动识

变、顺势而为。 
1. 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意指将现存事物诸要素看成彼此

联结、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强调以结构性、功

能性和整体性的视域对客体事物进行系统分析。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内容上凸显强烈的系统哲学

思维，主要体现在：首先，强调安全工作部署的

顶层设计。为强化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性、有效

性功能，习近平就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

“一个总体”和“十个坚持”。“一个总体”强调

大安全理念，涵盖国家建设的所有领域，包括军

事、经济、金融、文化、科技、太空、深海等；

“十个坚持”强调各领域维安实践的原则要义，

包括“党的领导、安全道路、安全宗旨、国际安

全、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及安全干部队伍建

设”[2](8−9)等内容要素，奠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核心要义与逻辑架构。其次，强调安全领域要素

的系统布局。总体国家安全不是多维领域安全属

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强调各领域安全要素的耦合

互动、环环紧扣，每一要素的正负向波动都会“牵

一发而动全身”。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各领域充

分发挥其属性特质共同构成维安系统整体，其中

人民安全是价值宗旨，政治安全是根本前提，经

济安全是发展基石[11](390)，军事、文化、社会安全

是重要保障，促进国际安全是逻辑依托，科技、

网络、生态、资源和核安全亦是重要防御面。 

2. 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就是运用法律原则和法理逻辑对

各种事物和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推理研判和路径

明晰的思维模式，其逻辑始基在于合法性，逻辑

意旨在于公正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深刻鲜明

的法治思维与逻辑。首先，强调要始终坚持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法治

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程式，科学运用好法治利器对

国家发展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

用。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增强国家安全改革创

新动能，习近平强调，要“更加重视法治、厉行

法治，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2](26)，不

断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积极推进经济市场、

意识形态、科技创新、网络云端、生态环境等领

域的专门立法，力求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问题解决用法、矛盾化解靠法的法理生存样态。

其次，针对不同领域阐明法治维安维稳的重要意

义。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重视法律机制的规约作

用和维安功能。在网络空间，强调要依法管理整

治，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积极培育向上向善的网

络文化，着力维稳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在生态

领域，针对环境保护和治理中出现的顽瘴痼疾，

习近平鲜明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

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182)

在核能方面，针对核恐怖主义威胁的非对称性和

不确定性，习近平强调“对核材料和核设施安保

要实现立法全覆盖，对于新风险要加紧弥补相关

法律空白”[3](215)。 
3. 底线思维 
强调底线思维，就是要求事物主体提前预设

最坏结果，然后立足最低点在具象实践中努力创

就最好结果的思维方式。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体

现出底线思维的理论睿智与方法应用。首先，强

调坚守政治底线，维护我国根本制度安全。就国

家政治底线而言，习近平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

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3](24)，

强调在原则和方向上我们的头脑认知必须清醒

准确。事实说明，放弃或偏离这一政治底线，党

和国家的事业根基必将地动山摇，要旗帜鲜明讲



哲学研究                                   童成帅，周向军：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意蕴 

 

37

 

政治、坚定不移捍卫政治底线。同时，针对一些

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我们要秉持底线思

维，强化忧患意识，主动提高科学辨识风险及其

防控、化解能力。其次，强调坚守宗旨底线，维

护全体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唯物史观

立场，强调“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3](5)，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基与命

脉所在。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内蕴

巨大的实践伟力。国家安全样态维护的主体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人民内生的情感认同与实践创

举是维护国家安全、打造“总体格局”的根本源

动力。同时，从逻辑结构上讲，人民安全是总体

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它内在地统摄了其他各类

安全，即人民安全一旦受到威胁，社会各领域安

全都将发生问题。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价值论 
 

安全价值论，是对国家安全的价值现象、价

值取向、价值目标等要素进行系统研究所形成的

理论，确切地说，是关于国家安全价值的哲学理

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深邃而鲜明的安全价值

论思想，明确强调国家安全工作要“以人民安全

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

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3](4)。

从价值哲学视角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主要涵盖如

下内容： 
(一) 对安全价值本质的揭示 
“价值作为一种主体性现象，它就存在于主

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是以主体的需要为尺

度而形成、并随着主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一种

现象，是客体的存在、结构、功能和变化趋向于

主体生存发展需要的一致性和统一，是客体对主

体的意义。”[12]所谓安全价值论，是指事物主体

将安全现象、安全要素及安全样态视为符合自身

内在尺度和发展需要的现实基础，是一种以主体

尺度为尺度的关系内容。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系

统化、理论化的价值理论，具有鲜明的价值属性

与理论特质。从字面语意来看，它本身就是一种

哲学维度的价值概念，形象表征着对国家本体之

存在样态和延展质态的集中揭示，具体来说，是

对社会全域内“国土、经济、科技、文化、政治、

社会、军事、生态”等要素所共同呈现出来的“安

稳祥和、有序共进”发展状态的本质规定。新时

代孕育新理念，新理念引领新实践，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提出不是抽象学理层面的研究拓展，而是

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特殊时代背景。当前，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展开，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

环境下，“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

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

增多” [3](3)。鉴于此，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的价值原则贯穿于

党和国家工作的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国家本  
体在安全稳定的状态下纵深延拓、长足发展。同

时，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内涵上强调维护本国

安全利益和社会稳定，而且在外延上倡议维护世

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区域人民安全需要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正如习近平所言：“贯彻落实总体

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

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

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

世界。”[3−5] 
(二) 对安全价值内涵的分析 
安全价值论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显

证与价值认同，蕴含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内涵，包

括价值宗旨论、价值基础论、价值依托论、价值

保障论。这四大范畴之间耦合交互、紧密联结，

构成了思想精深、立体鲜活、逻辑缜密的价值理

论体系。 
1. 价值宗旨论：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

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3](11)

同时他强调在国家维安系统工程中，人民安全是

根本宗旨。这说明人民安全与其他安全要素并不 
是平行或并列关系，而是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价

值宗旨和目标，以宗旨牵引的形式映射于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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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素之中，统摄着国家总体安全样态的实现

与达成。从实践维度上讲，坚持维护人民安全需

把握如下要点：一是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解决

其反映强烈的安全问题。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除了对物质生活水平提

出更高要求外，内生地对居住环境、公正效能、

安全样态、社会文明、治理机制、医疗教育等方

面也提出了理性诉求。在这些诉求元素中最基

本、最共性、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它把控着社

会各域范畴稳步发展的“根本命脉”，即一旦出

现安全问题，各发展环节都将出现问题。对此，

我们“要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着力抓好安全生

产、食品药品安全、防范重特大自然灾害、维护

社会稳定工作，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

序、国家长治久安”[2](43)。二是要着力保障人的

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立足中国国情、

致力于科学指导和谋划新时代国家安全维稳工

作，而且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深邃的人类情

怀，着力于维护和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

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性问题愈发凸显，各式各

样威胁人民安全的繁杂因素层出叠见。譬如，既

有政治安全纠纷、军事武力冲突、国土面积威胁

等传统安全问题，也有战略科技竞争、生态环境

污染、意识形态渗透、新冠疫情病毒等非传统安

全问题。鉴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始终秉

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

责。”[11](417)为此专门出台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国际

安全维稳的战略方针和实践举措。事实上，从某

种意义上讲，只有切实维护好全球发展秩序和人

类生存安全，本国人民安全问题才能得到更加持

久的、稳定的价值保障。 

2. 价值基础论：坚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认为，物质是本体，意

识乃派生，由物质实在性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决定

着观念要素的上层建筑的形态变化。可以说，经

济要素制约和影响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政

治、外交等)的延展趋向，一旦经济基础发生波动

或损伤，偌大的社会生活体系也会随之改变。依

循上述原理，习近平明确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

家安全观，必须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

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

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3](4)。

可以说，在国家安全系统中，经济安全是国家总

体安全维系的价值基石，犹如国家安全整个系统

的支撑立柱，为其提供着基础性物质保障，假使

没有这个基础，总体国家安全就会成为“悬空之

物”。新时代如何确保经济安全？首先，要保证

基本经济制度安全。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坚

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

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3](91)归根结底

在于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建设的“本根”，它规

定着经济建设的本质和发展方向，影响着经济建

设的状况和延展进程。为了维护经济安全，我们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不动摇、树牢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促进、支持非公有

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聚同化

异、互促共进，这是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制度底

线和生命线，必须贯彻落实好。其次，要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针对当前我国

经济运行面临的供需链失衡、结构性失衡、实体

经济失衡等矛盾问题，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

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

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

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

新的动态均衡。”[3](94)具体来说，我们要坚持深化

延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逻辑主线，不断推进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运

用高新技术手段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品供给体

系的质性与韧性，着力重塑和打造安全高效的产

业链和供应链。同时，针对现有供给机制问题要

着力补齐短板，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范畴

构建起独立自主、科学安全的国内生产供应体

系，力求在各种特殊情形下都能安稳有序运行。 
3. 价值依托论：坚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是一个彼此联系、

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某个国度或民族创造的历

史文明终将会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历史向世

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

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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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

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

以证明这种行动”[7](169)，“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

的共同体”[4](394)。这说明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人

类命运的联结性，即不存在孤立的个体，也不存

在孤立的社会。习近平坚持大历史观的立场观点

方法，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看待国家安全问

题，认为国家安全维稳不能仅凭单国一己之力来

完成(因为别国安全风险也可渗透到本国)，强调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要坚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

托，坚持系统谋划、科学部署，着力构建大安全

格局。观当今世界发展形势，国际霸权主义、强

权政治依旧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崭露头角，

自然灾害、战乱恐袭层出叠见，各式各样显性或

隐性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涌现，严

重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发展。面对此等境

遇，习近平深刻指出：“人类生存在同一地球上，

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

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3](253)他强调：

“我们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

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共同消除引发战争的根源，共同解救被枪炮驱赶

的民众，共同保护被战火烧灼的妇女儿童，让和

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人人享有安宁祥和。”[3](253)

具言之，为维护和促进国际安全，中国坚持以胸

怀天下、共生共荣为宗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强调在谋求本国安全利益时兼顾别国安全利

益，在探索自身发展路向时兼顾别国发展诉求，

做到在安全利益竞争中谋求安全合作、在安全合

作理路中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国际安全维稳是

国际社会成员共同的职责和义务，需要集体努

力、共同维系。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倡

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

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

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

至世界搞乱。”[3](225−226) 
4. 价值保障论：坚持以军事、文化、社会安

全为保障 
在国家总体安全体系中，军事安全、文化安

全、社会安全等要素是保障国家安全系统性能发

挥和释放的重要引擎[3](4)，三维安全要素耦合联

结、相互促进，分别起到压舱石、定盘星和桥头

堡作用。首先，坚持维护军事安全。从要素本身

来说，军事安全意指国防和军队处于安稳有序、

没有危险的境遇和状态，强调国家军事活动和军

事力量不受威胁。从现实发展来说，军事安全是

确保国家总体安全最坚硬的武器和“王牌”。历

史雄辩地说明：“我们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

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

终是保底手段。”[13]从内涵要求来讲，维护国家

军事安全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

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阶级底色。这要求广大官兵

须树牢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原则意志，不断强

化政治意识、核心意识、大局意识，坚定不移听

从党的指挥、跟随党的脚步。其次，坚持维护文

化安全。习近平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

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

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14]文化安

全问题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当

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

轮番涌起，致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空前的挑

战和复杂境遇。对此，我们必须树牢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属性  
的文化价值体系，增进全体国民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形成各

民族勠力同心的牢固精神纽带，以此辨识和抵御

西方错误思潮的隐性渗透与观念入侵。最后，坚

持维护社会安全。从价值意义上讲，“社会安全

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最密切，是人民群众安

全感的晴雨表，是社会安定的风向标”[2](96)。从

现实诉求来说，由于社会矛盾复杂多变，由此产

生的各类社会风险和隐患也无法预计，特别是在

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疾病和灾害的大肆涌动下，

社会维安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与挑战。对此，基

于实践之维，我们要知其难而不怕难，坚持科学

理论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要从人民

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入手，系统科学地排

查各类安全隐患，对存有的问题予以解除、对可

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防范，有效解决和处理影响国

家安全、社会稳定、民生发展的突发事件，朝着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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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dheres to the position, viewpoint and method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foundly reveals the essential features and general laws 
of national security work,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connotation and internal logic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has a profound and complete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and ideological peak that the 
Marxist 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has been modernized in China. In it, security ontology is the pillar of 
philosophy, clarifying the origin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mechanism. Security epistemology is the essence of the interpretation, summarizing the content elements and 
practical the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work system. Security methodology is a logical thinking tool, 
providing logical thinking and method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answering and solving major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value theory is the ideological goal content, reflect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goal cont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work, and providing valu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Tao" and "technique" of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for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Xi Jinping；overall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security ontology; security epistemology; security 
methodology; value theory of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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